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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宝库

普里什文

    在彼烈斯拉夫一查列斯基市地区，勃鲁多沃沼泽附近的

一个村子里，有两个孩子失去了双亲:母亲是生病死的，父

亲是在卫国战争中阵亡的。

    我们住在这个村子里，同那两个孩子只有一家之隔。不

用说，我们也和别的邻居一起对他们的帮助尽力为之。他们

是挺可爱的。娜斯佳就像一只腿儿高高的金色小母鸡。她的

头发不是黑的，也不是浅色的，而是泛出金黄色的，满脸的

雀斑又密又大，宛如一个个小金币，它们觉得太挤了，向四

面八方爬去。只有小鼻子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向上翘。

    米特拉沙比姐姐小两岁，只有十岁多一点。他个子矮矮

的，可非常结实，前额大，后脑宽，是一个固执而刚强的孩

子。

    在学校里，老师们私下笑着称他为 “小口袋里的庄稼

人。”

    “小口袋里的庄稼人”跟娜斯佳一样，满脸都是金黄色

的雀斑，他的鼻子和姐姐的一样，也是干干净净的，看起来

往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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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亲去世以后，农家的全部财产都归孩子所有:五面

墙的小木屋、母牛卓尔卡、牛犊多奇卡、山羊杰列扎、金公

鸡彼佳和小猪赫连，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绵羊、母鸡。

    可怜的孩子们得到了这笔财富，同时增添了很大的麻

烦，要为这些畜牲操心。在卫国战争那种艰苦的岁月里，我

们的孩子应付得了这样的灾难吗，我们已经说过，起初来帮

助孩子们的，有他们的远亲和我们这些近邻。没多久，两个

聪明而友好的孩子样样都学会了，生活过得挺美。

    这两个孩子是多么懂事呵!只要可能，他们就参加集体

劳动。在集体农庄的大田里、牧场上、牲口棚里、会场上、

反坦克壕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小鼻子是那么热情洋溢。

    在这个村子里，我们虽说是外来的，却对每家的生活了

解得一清二楚。现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家像我们所喜爱的

孩子们生活得那么和睦，劳动得那么齐心。

    跟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娜斯佳一听到牧人的号角就起

来了，这时天还没有破晓，离日出还早呢。她拿根长枝条，

把她心爱的畜群赶到外面，再急急忙忙回到屋里，不再躺下

睡觉，就生炉子，削马铃薯，料理午饭，忙家务，这样一直

忙到夜里。

    米特拉沙跟父亲学会了做木头器皿:小木桶、小木盆、

大木盆。他有一张平刨、一个拉迪洛①，这个拉迪洛比他两
个人还长。他用这个拉迪洛把一块块小木板拼配起来，然后

用铁箍或木箍箍好。

    有头母牛，两个孩子用不着到市场上去出售木头器皿，

可是那些好心人却要求买，有的人要洗脸的小木盆，有的人

要承滴水的小桶，有的人要腌黄瓜或腌蘑菇的直筒式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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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甚至是普通的、齿状边缘的小木器皿— 家里栽花用

的。

    他都一一做了，后来人家也用财物酬谢他。除了箍桶，

他还担当起一切男人干的家务和社会工作。他经常参加各种

会议，努力了解社会事务，大概心有所得。

    好在娜斯佳比他大两岁，要不然他准会自高自大，他们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如今米特拉沙常常

回想起爸爸是怎么教导妈妈的，他忽然想要学爸爸的样，也

教导教导自己的姐姐娜斯佳。可姐姐不大听他的，站在那

里，只管微笑⋯ 这时 “小口袋里的庄稼人”就发起火来，

神气十足，翘起鼻子，老是说:“得了吧}�

    “你神气什么?”姐姐反驳说。

    “得了吧，”弟弟气呼呼地说。“娜斯佳，你自己才神气

呢。”

    “不，是你神气!”

    “得了吧!”

    娜斯佳要叫执拗的弟弟吃点苦头，摸几下他的后脑勺，

要他安静下来。姐姐把小手一碰到弟弟那宽阔的后脑勺，他

像父亲那种喜欢惹事的样子就没有了。

    “我们一起除草吧，”姐姐说道。

    弟弟也开始给黄瓜除草，或者给甜萝卜松土，或者给马

铃薯除草。

在沼泽地带，酸的、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蔓越桔是在夏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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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到秋天采摘的。可是，最最好的蔓越桔，照我们这儿

的说法，甜蔓越桔，往往是在雪下过冬的，这并不是人人都

知道的。

    今年春天，到四月底，在茂密的云杉林里还有积雪，可

在沼泽地里却要暖和得多:在这种时候，那里的雪已经完全

融化了。米特拉沙和娜斯佳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这种情况，就

开始准备去摘蔓越桔。天还没亮，娜斯佳就把牲口都喂好。

米特拉沙拿起父亲的双筒枪 “杜尔库”、引松鸡的碎麦米，

甚至连罗盘也没忘记。从前爸爸到森林里去，从来没有忘记

这个罗盘。米特拉沙问过爸爸不止一次.

    “你在森林里来来去去一辈子，对森林就像对手掌一样

熟悉，干吗还要这个指针呢?”

    “你要知道，米特拉沙，”爸爸回答说，“在森林里，这

个指针就像你的好妈妈 有时候天空给乌云遮住，你在森林

里无法根据太阳确定方向，随便乱走，就会弄错，迷路，挨

饿。这时你只要看一下指针，它就会告诉你，你的家在哪

里。你照着指针一直回家去，一到家里就有吃的。这个指针

比你的朋友要更忠实，有时候你的朋友会背弃你，可指针却

是水远不变的，不管你怎么转动，总指着北方二”

    米特拉沙仔细查看了这件奇妙的东西，就把罗盘关上，

免得指针在路上空颤动。他照爸爸的样子，把裹脚布裹得好

好的，穿上靴子，戴上便帽，帽子旧得很，帽檐都分成了两

片:上面的一片翘上去，遮不到太阳，下面的一片聋拉下

来，几乎碰到小鼻子。他穿上爸爸那件旧上衣，说得确切

点，那不是上衣，而是一条领子加上几条曾经是很好的，家

庭手工织的士布。他用根宽腰带把这几条土布拦腰一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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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爸爸的上衣，就跟穿着大衣一样，一直拖到地上。他又

把斧头掖在腰里，右肩挎着放着罗盘的背囊，左肩挎着双筒

的 “杜尔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一切飞禽走兽都望而生畏

的人。

    娜斯佳动手作准备，把一只大篮子拴上毛巾，斜挎在肩

上。

    “你干吗要毛巾9”米特拉沙间道。

    “怎么?”娜斯佳回答说。“你难道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去

采蘑菇的了吗?”

    “采蘑菇!你懂得太多啦，要知道蘑菇常常是很多的，

会把肩膀压痛。”

    “说不定我们摘的蔓越桔还要多呢。”

    米特拉沙刚要说他那句口头禅 “得了吧!”，忽然想起了

爸爸是怎么说到蔓越桔的，那时爸爸还没应征去打仗。

    “你记得，”米特拉沙对姐姐说，“爸爸是怎么对我们谈

到蔓越桔的，说林中有个小乐园。”

    “记得，”娜斯佳回答说，“他谈到蔓越桔，说他知道那

个小地方，那儿的蔓越桔是零散的，可是说他谈起什么小乐

园，我却不知道。我还记得，他说到过死泥坑那可怕的地

方。”

    “就是在那里，在死泥坑附近，有个小乐园，”米特拉沙

说，“爸爸说过·你朝着高土岗走，到了那里往北走，翻过

响松岗，照旧一直往北走，就看到那边是个小乐园，一片红

色，像鲜血一样，尽是蔓越桔。这个小乐园还不曾有人到

过t”

    米特拉沙说这话，身子已经在门口。正在讲话的时候，



娜斯佳想起了:她昨天剩下整整一小锅煮熟的马铃薯没有动

过。她忘记了小乐园，悄悄地溜到炉子跟前、把一锅马铃薯

全倒在篮子里。

    “说不定我们还会迷路，”她心里思量。“我们带足了面

包，有一瓶牛奶，说不定马铃薯也有用处。”

    这当儿弟弟以为姐姐还站在他背后，对他讲述那神奇的

小乐园，真的，死泥坑就在去小乐园的路上，在死泥坑里死

过许多人，牛和马。

    “唔，这是什么样的小乐园?”娜斯佳问道。

    “你什么也没听进去吗?”他这才觉察到。

    他一边走，一边耐心地把他从爸爸那里听来的全部重新

对她说了一遍，说小乐园没有人知道，那里生长着甜蔓越

桔。

    勃鲁多沃沼泽的头上，是难以通行的柳树丛、赤杨丛和

其它灌木丛，大沼泽差不多总是如此。在勃鲁多沃沼泽里我

们也经常迷路。头一个人是手持斧头穿过沼泽边灌木丛生之

地，给别人开辟通道的。不平的地面后来给人踩得陷了下

去，小径就变成了小沟，水顺着小沟流去。在黎明前的黑暗

中，孩子们没有费什么大劲就穿过了沼泽边灌木丛生的地

方，待到灌木丛不再遮住前面的景色时，天一亮，沼泽恰似

汪洋大海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其实，这个勃鲁多沃沼泽

就是古代大海的海底。就像真正的大海里有岛屿，沙漠里有

绿洲一样，沼泽里也常常有小丘。在我们这儿的勃鲁多沃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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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里，这些覆盖着又高又密的松林的小沙丘称为松岗。在沼

泽里走了一会儿，孩子们登上了头一个松岗，大家知道它叫

高土岗。从这里，从高高的没有树木的地方，在黎明时灰檬

檬的烟霭中，勉强可以看见响松岗。

    还没到响松岗，差不多在小路近旁，就开始出现零零星

星的血红的桨果。起先，摘蔓越桔的猎人们把这些浆果放到

嘴里。生平从未尝过秋蔓越桔，一下子就吃春蔓越桔的人，

准会酸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两个农村孤儿知道得很清楚，秋

蔓越桔是怎么回事，因此，现在吃春蔓越桔时，反来复去地

说:

    “多么甜呵，”

    响松岗很乐意地向孩子们打开了它那宽阔的林间通道，

如今是四月里，路上长满了碧绿的越桔草。在去年的这片绿

茵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白雪花那刚开出来的花朵和密枝瑞

香那又密又香的淡紫色的小花朵。

    “它们有香味，闻闻看，摘朵密枝瑞香花吧，”米特拉沙

说。

    娜斯佳试图折一枝，可怎么也折不断。

    “这种密枝瑞香为什么叫狼肉皮?”她问道。

    “爸爸说过，”弟弟回答说，“狼用它给自己编小篮。”

    他于是笑起来。

    “难道这儿还有狼吗?”

    “那还用说t爸爸说过，这里有一只可怕的老狼叫灰地

主。”

    “我记得。就是那只狼、在打仗以前把我们的牲口咬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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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说过·它住在干河的鹿寨里。”

    “它不会弄死你我吗?”

    “让他试试看吧，”戴着双帽檐的猎人回答说。

    两个孩子这样谈着，天渐渐亮起来，这时响松岗充满着

鸟鸣兽叫。并不是所有的飞禽走兽全在这个松岗上，各种声

音是从那潮湿的荒凉的沼泽里汇集到这里来的。在干谷里长

着会发出响声的松林的松岗，对一切都发出回响。

    那些可怜的小鸟和小兽，感到非常痛苦，竭力想说出某

种大家通用的、统一的美丽的语言啊甲甚至连娜斯佳和米特

拉沙这样普通的孩子，都了解它们的努力。它们全都想说的

仅仅是某一种美丽的语言。

    可以看到、鸟儿在树枝上鸣叫，用劲用得根根羽毛抖

动。可是它们像我们一样，还是说不出话来，只好鸣啊、叫

啊，啄啊。

    “笃笃!”勉强可以听到大雷鸟在黑黝黝的森林里啄着。

    “呱呱i”野公鸭在小河上飞过。

    “呷呷甲”亮在湖上叫着。

    “咕一咕一咕· ”美丽的莺在白桦树上鸣叫。

    小小的灰色的山鹏，生着个长嘴巴，宛如压扁的发针，

像小野羊似地在空中翻滚。麻鹏仿佛叫的是 “活着，活着!”

野乌鸡在什么地方嘟嚷，啾啾地叫。白沙鸡好似巫婆一样，

哈哈发笑。

    我们这些猎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听得出来，感到高兴，

也很了解它们会在什么样的语言上使劲，却说不出来。正因

为这样，所以我们在早春黎明时来到森林里听到了它们的叫

声，对它们仿佛对人们一样说这句话.



    “你们好!，，
    在这种时候，它们似乎也感到高兴，它们好像也应和人

们脱口而出的这句奇妙的话。

    它们努力用自己的各种声音回答我们·有的呷呷地叫，

有的啾啾地叫，有的呱呱地叫，有的发出笃笃声。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可是在这些声音中，忽然冒出一种声音来— 什么也不

像。

    “你听见没有?”米特拉沙问道。

    “怎么会听不到呢t”娜斯佳回答说。“早就听到啦，有

点儿可怕。”

    “没有什么可怕的。爸爸对我说过，还常常指给我看:

兔子在春天里就是这么叫的。”

    “为什么?”
    “爸爸说:他叫的是 ‘你好，母免’};

    “这是什么在唉呀哈地叫?”
    “爸爸说过:这是麻鸦。”

    “它干吗要唉呀哈地叫?’，
    “爸爸说过:它也有它的女伴，它也跟大家一样，照它

的方式说·‘你好，雌麻鸦!”’

    突然，空气清新起来，使人神清气爽，恍如整个大地一

下子被清洗过。天开始亮了。树木全都发出树皮和幼芽的气

息。就在这时候，有一声特别的、得意洋洋的叫声仿佛冲到

各种声音之上，飞了出去，压倒了一切，宛如所有的人齐声

欢呼起来:

    “胜利啦，胜利啦，’，



      一这是甘么’}�兴 局米9U的哪歌住 1叫追。

    “爸爸说过:群鹤就是这样迎接太阳的，这就是说，太

阳很快就要出来了。”

    摘甜蔓越桔的猎人们下了大沼泽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

来。这时候，迎接朝阳的仪式还根本没有开始。夜幕像灰檬

檬的烟雾悬挂在多节的小云杉和小白桦上空，将响松岗一切

美妙的声音都压住了。在这儿，只听得到一种使人难受、揪

心、不悦的曝叫声。

    “这是什么，米特拉沙，”娜斯佳问道，蜷缩着身子，

“在老远叫得这么可怕?”
    “爸爸说过，”米特拉沙回答说，“这是群狼在干河啤叫，

这会儿大概是灰地主在曝叫。爸爸说过，干河的狼都给打死

了，可灰狼却没有办法打死。”

    “现在它为什么叫得这么可怕?”
    “爸爸说过:春天狼啤，是因为眼下没有什么可吃的。

就剩灰狼一个了，所以才啤叫。”

    沼泽的潮气好像透过身体钻进骨节，使人发冷。本来就

不想再往下走到潮湿的、泥泞的沼泽里去了。

    “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娜斯佳问道。

    米特拉沙掏出罗盘，对准北方，指着一条通往北方的、

更松软的小路说·

    “我们从这条小路往北走。”

    “不，”娜斯佳回答说，“我们就走这一条大家走的大一

点的路吧。爸爸常常跟我们说起，你记得吗，说死泥坑是个

什么样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和牲口死在里面。不，不，米

特拉沙，我们别上那里去。大家都是往这边走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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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里长着蔓越桔。”

    “你懂得太多啦i”猎人打断她的话，“我们朝北走，照

爸爸说的那样，那里是小乐园，还没有人去过。”

    娜斯佳发觉弟弟生起气来，就笑了笑，摸摸他的后脑

勺。米特拉沙立即平静下来。两个人友好地沿着指针所指示

的小路走去，这会儿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并排地，而是一个跟

着一个地走。

四

    大约400年以前，风这位播种者，把两颗种子带到了勃

鲁多沃沼泽:一颗松树种子和一颗云杉种子。两颗种子落在

一个小坑里，靠近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 ·从那时起，云杉

和松树就一同生长，说不定已有200年左右了。两株树的树

根从小就纵横交错，树干并排地向上伸展，拼命地你追我

赶。两株种类不同的树彼此间展开争夺，树根争夺营养，树

枝争夺空气和光线。它们越长越高，树干粗壮起来，干枯的

树枝嵌进生气勃勃的树干，有的地方相互刺穿。恶劣的风给

两株树安排了这样不幸的生活，有时飞跑到这里来摇晃它们

几下。这种时候，树就像动物一样，向着整个勃鲁多沃沼泽

呻吟和吼叫，使得长满青苔的土墩上蜷缩成一团的小狐狸，

抬起了尖嘴巴。松树和云杉的这种呻吟和吼叫对动物是那么

密切，使得在勃鲁多沃沼泽里变野的狗听到了，因为思念人

而吠叫，狼却因为憎恨人而啤叫。

    孩子们来到卧石的时候，正好是旭日的光芒越过沼泽地

那矮矮的、多节的云杉和白桦的上空，照亮了响松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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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的松树干、犹如大自然这座宏伟的庙宇里燃着的蜡烛一

样挺立在那里。见到伟大的太阳出来，百鸟齐鸣，它们的叫

声从那里隐隐约约地传到这块平坦的石头这里，孩子们就坐

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自然界静悄悄的，孩子们觉得很冷，一声不响，连一只

公乌鸡也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公乌鸡栖息在最上面，在那

里松树枝和云杉枝在两树之间搭成了一顶小桥。这顶小桥对

它来说是相当宽的，它在桥上，靠近云杉一头，在朝阳中，

仿佛变得好看起来。它头上的冠像火红的花朵一样发亮。它

黑胸脯底下的蓝色开始由蓝变绿。它那五光十色的、宛如七

弦琴一样张开的尾巴显得分外美丽。

    它看着沼泽里寥寥几株小云杉上空的太阳，蓦然在那高

高的小桥上跳起来，露出尾下和翅下最干净洁白的绒毛，叫

了一声:

    “啾，嘻，”

    在野乌鸡的语言里，“啾”的意思很可能是太阳，“嘻”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你好”。

    同发情的公乌鸡发出的第一声 “啾”应和的，是从全沼

泽远远传来的同样的 “啾”声。还有翅膀的拍击声。没多

久，几十只同公乌鸡一模一样的大鸟就飞到这里，落在卧石

附近。

    孩子们屏息静气，坐在冰冷的石头上，等待阳光照来，

让他们稍微暖和一点也好。你瞧，第一缕阳光终于从最近几

棵很小的云杉顶上滑过来、在孩子们的脸颊上戏弄着。这

时，在上面的公乌鸡，欢迎过太阳以后，不再跳跃鸣叫了。

它在云杉顶旁的小桥上低低地蹲下去，把长长的脖子顺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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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伸出去，唱起那声音拖得很长，宛如溪水的潺潺声一般的

歌曲来。蹲在地上附近什么地方的数十只这样的鸟— 只只

像公鸡— 伸长脖子，唱同样的歌曲，应和着它。这时俨如

一条相当大的溪水在看不见的乱石中间旧旧地奔流。

    我们这些猎人有多少次在等待昏暗的早晨时，在冷艘爬

的黎明中哆嗦着听这种歌曲，努力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公鸡

们唱的是什么。我们按自己的意思反复学它们叽哩咕噜的声

音，结果是:

                      羽毛硬梆梆，

                      鸣— 咭— 咕，

                      羽毛硬梆梆，

                      我要全揪光。

    野乌鸡一齐这样叽哩咕噜地低声叫着，同时准备相斗。

在它们这样叽哩咕噜的当儿，在繁密的云杉顶部发生了一件

小事。一只雌乌鸦蹲在案里，一直躲避着差不多就在案旁边

发情的那只公乌鸡。雌乌鸦很想把公乌鸡赶掉，但不敢离开

家，怕让蛋在晨寒中冷去。守护着案的雄乌鸦这当儿围绕着

案飞行，大概遇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停了下来。雌乌鸦在

等待雄乌鸦，又安静又温顺地伏在案里。猛然看见飞回来的

雄乌鸦，叫了一声:

    “哇!’

    它这一声的意思是

    “救救我，”

    “哇.”雄乌鸦朝着野乌鸦飞集的方向回叫了一声，意思

是说，还不知道谁揪光谁的硬羽毛呢。

    雄乌鸦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降落下来，停在那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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